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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堂安的山路（油画） □丁松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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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汨罗 ， 时值深秋———
2019 年深秋。

这次旧地重游，是去参加中
国屈原学会第十八届年会 。 因
为工作忙碌的原因 ， 已经错过
几次年会了 ， 这次在承载着屈
原最后足迹的汨罗开会 ， 无论
如何是不能不来的。
从广州乘武广线高铁北上 ，

列车以每小时三百多公里的速

度，一路疾驰。 沿途是南中国的
美丽风光。 湛蓝的天空映照下，
碧绿的田野 、起伏的山峦 、弯曲
的河流 、稀疏的村舍 ，在车窗外
一闪而过 ， 全然不见深秋时节
的萧索。 金色的晚稻，还在清风
吹动下微微翻动 ， 似在诉说年
成的丰裕。 韶关、郴州、株洲、长
沙……列车驶过一个个站台，渐
渐靠近汨罗。 不知为什么，我的
心，此刻莫名地激动起来。

上次来汨罗，已是三十多年
前的事了。

1988 年夏天 ， 我还是一个
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 正埋头撰
写关于屈原的学位论文 ， 趁着
暑假 ， 前去汨罗参加中国屈原
学会第三届年会 ， 希望向莅会
的海内外学者请教。 那时，从东
北乘火车南下 ， 路途相当漫长
啊！ 时光荏苒，经过了这么多年
的四处奔波之后 ， 重又踏上汨
罗的土地 ， 胸中怎能不掀起滚
滚热潮？

又到汨罗，感觉这座位于湘
东北的县级市 ， 和三十年前相
比，确实有了很大变化。 街道宽
了 ， 楼房高了 ， 车辆当然更多
了。 不过，三十年前举办年会的
那个酒店 （当时 是 政 府 招 待
所 ）， 还矗立在那条马路边上 。
风格简洁朴素 ， 依然有当年风
貌，令人顿生怀旧之情。 问起市
里陪同的一位领导 ， 知道汨罗
在湖南全省的县域经济中 ，处
在中上游的水平 。 他们当然并
不满足，正在奋力前行。 发展思
路是明确的 ， 相信不久以后当
会有更好的局面。

2297 年前的端午 ， 屈原毅
然选择汨罗作为 他 人 生 的 终

点 。 司马迁在 《史记 》中记载 ：
“（屈原 ）于是怀石 ，遂自投汨罗
以死 。 ”这个说法 ，来源于楚辞

《渔父 》，其开篇云 ：“屈原既放 ，
游于江潭 ， 行吟泽畔 ， 颜色憔
悴 ，形容枯槁 。 ”关于 《渔父 》是
否屈原本人所作 ， 学界说法不
一 ，但其史料价值则是毋庸置疑
的 。 贾谊在 《吊屈原赋 》中也说
屈原 “遂自投汨罗而死”。 当峨
冠博带的三闾大夫屈原，穿行在
汨罗江畔的荒莽草木之间，满怀
悲凉地呵问苍天，心忧欲绝地牵
念众生，无比痛惜而又无可奈何
地眼睁睁看到楚国社稷之将倾、
“皇舆之败绩”，他几十年为之奋
斗的“美政”理想，轰然幻灭了！对
这溷浊之世，他已无所留恋，死亡
也就成为唯一的抉择。他的抉择，
不是逃避，而是最后的奋争，是最
强烈的呐喊！ 屈原以投水自尽的
方式，捍卫了理想的尊严。

今天，当我们静静伫立在田
野葱郁、 山峦起伏的汨罗江畔 ，
清澈的江水缓慢而宁静地向前

流动，似在诉说当年那一幕令人
凄然心揪的场景，从远山习习吹
来的带着寒意的秋风，仿佛也带
来了诗人告别的歌声。我们的内
心， 怎能不油然生出深深敬意 ，
怎能不鼓荡起肃穆而凄壮的激

奋之情！ 江南是多雨的。 那一个
端午 ， 汨罗江上一定是阴云笼
罩 ，飘起了倾盆大雨。 那是苍天
在哭泣，替天下后世千百年的人
们流下了痛惜伤恸的泪水！

汨罗江，是洞庭湖水系的一
条并不宽阔的河流。发源于湖南
平江 、湖北通城 、江西修水三县
交会的黄龙山梨树埚， 向西北 、
西南曲折流动，经龙门桥注入南
洞庭湖 ， 全长 250 多公里 。 其
中 ， 流经汨罗市境内 50 多公
里。 当年，屈原在楚国郢都陷于
秦兵之后 ，一路辗转南迁 ，颠沛
流离， 终于来到这群山环绕、清
水长流的地方。他选择在汨罗这
个地方， 选择在端午这一天，怀
石自沉，一定是经过痛苦而清醒
的思考， 才做出了最后的了断 。
只有这纯净优美的青山绿水，才
足以承载他那高尚峻洁的灵魂，
才值得倾听他最后的悲歌。当屈
原纵身一跃，汨罗江从此成为诗
人的象征，负起了精诚相传的神
圣使命；当江面上泛起的层层涟
漪逐渐平静下来，屈原那伟大人

格和不朽诗篇，也从此深深烙印
在历史深处，化作永恒的丰碑。

后世的人们没有忘记屈原 。
楚国人民闻此悲讯，纷纷来到江
畔祭奠这位光明耿介、为国捐躯
的诗人。 每年五月五日端午节，
各地都有划龙舟 、 包粽子的习
俗 ，鼓声阵阵 ，棕香飘飘 ，人们
用各种富有人间情味的形式，真
诚纪念这位长眠于江底、也永存
于人们心中的先哲 。 汉代大文
学家贾谊， 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意不自得 ”，在远渡湘江时 ，曾
写下著名的 《吊屈原赋》， 痛惜
“屈原 ， 楚贤臣也 ， 被谗放逐 ，
……遂自投汨罗而死 ”。 其词情
悲苦，以“追伤之”。 大史学家司
马迁曾长途跋涉 ， 来到汨罗江
畔 ， 满怀敬意凭吊屈原 。 他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中写道 ：
“余读 《离骚 》、《天问 》、《招魂 》、
《哀郢 》，悲其志 。 适长沙 ，过屈
原所自沉渊 （按 ，即汨罗江 ），未
尝不垂涕 ，想见其为人 。 ”古往
今来 ，多少文人墨客，亲临汨罗，
抚今追昔 ，伤悼屈原 ，留下无数
情真意挚、感人肺腑 的诗篇。

汨罗人对屈原的感情是最

深的 。 据说全国现存六十多座
纪念屈原的祠堂等遗址，而位于
汨罗江畔的屈子祠，是其中最古
老的。 早在战国末年，汨罗人就
在屈原投江之处 ，建起一座 “三
闾祠”， 以纪念这位生前担任过
三闾大夫的贵族诗人 。 清代乾
隆十九年 （1754），汨罗人又把
此祠迁建于汨罗江北岸风光秀

丽的玉笥山上 ，依山面水 ，坐北
朝南 ，“凹 ”字形牌楼式山门 ，三
间三进， 青砖青瓦， 结构严谨，
风格古朴 。 屈子祠依然是三十
年前的风貌 ， 而山门的褐柱粉
墙，涂饰得更鲜亮了。 这次来到
屈子祠，我们学会同人举行了隆
重肃穆的祭祀大典 。 这气氛庄
严 、程式完备的仪式 ，是三十年
前所没有的，表明古老的传统文
化已超越了茫茫历史云烟，正向
社会生活的深处回归。

在屈子祠东边的一片山林

里 ， 前些年兴建了一座屈原碑
林。 牌坊两侧，悬挂着李白的名
句 ：“屈平辞赋悬日月 ， 楚王台
榭空山丘 。 ”这两句诗 ，表达了

后世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景仰，和
屈原诗篇穿越时空的艺术生命

力。 与之相比，楚王的那些权势
荣华 ，不过是过眼烟云 、一?黄
土！ 碑林的庭院中央，矗立着屈
原的大理石全身塑像 ， 清癯高
岸 ，仰首向天 ，正是 “颜色憔悴 ，
形容枯槁” 的形象， 双目圆睁 ，
口唇紧闭 ， 两只手微微向前张
开 ， 面部神情悲愤而又哀伤，似
发出动人心魄的 “天问”， 等待
苍天的答复。

碑林四周回廊的墙壁上 ，镶
满了一块块碑石，上面镌刻着当
代学者 、 书家 、 将军的书法作
品 ，隶篆行草 ，各有所长 ，与所
写内容相得益彰，以诗书并茂的
线条和意境之美，向屈原这位伟
大诗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忽然
想起 ，郭沫若也曾写过一首 《过
汨罗江感怀 》 的诗作 ： “屈子行
吟处 ， 今余跨马过 。 晨曦耀江
渚 ， 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
投鞭问汨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
理在那？ ”那是 1926 年秋天，他
参加北伐，途中经过汨罗江时所
作 ， 抒发了戎马倥偬的豪迈情
怀 。 可惜年代稍远， 干戈寥落，
这首诗墨迹未存，否则当可在此
碑林中居于首席了。

其实 ，在当代诗人中 ，郭沫
若算是最能理解屈原的了。他不
仅写下 《屈原研究 》 的学术名
篇，还在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紧
要关头，在重庆创作了著名话剧

《屈原 》，引起极大反响 ，一时人
心激荡，盛况空前 。 特别是剧中
屈原那一长段独白“雷电颂”，伴
随着舞台上的电闪雷鸣 ，以惊天
地 、泣鬼神的磅礴气魄 ，把生死
存亡之际的中华民族精神 ，迸发
到了极致，让屈原的形象闪耀出
灿烂光芒。

环绕着屈子祠 ，周边已经建
起了一座面积达数千亩的开阔

优美的 “屈子文化园 ”。 园内山
清水秀 ，草木葱茏 ，曲径小桥通
联各处 ，祠堂 、书院等建筑隐映
其间， 集纪念、 观览 、 教育 、研
究 、收藏 、展示等不同功能于一
体，也生动地展现出荆楚沅湘一
带的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

观，成为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名
胜之地。 优美绚丽的山水景色 ，
永远是与诗人心中的灵感密切

相连的 。 当年刘勰在 《文心雕
龙·物色》 篇中， 就曾写道：“诗
人感物 ，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
际 ，沉吟视听之区 。 ……然屈平
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 ，抑亦江
山之助乎！ ”荆楚江山的壮丽景
色， 滋养了屈原的心灵气质 ，造
就了垂范千秋的一代诗宗。

而今 ，当屈原伫立在玉笥山
头 ，极目故国 ，他看到的是山水
连绵、 辽阔无际的南国风光 ，看
到的是万里华夏正在谱写民族

振兴的诗篇。 汨罗 ，这永远回响
着屈原吟哦之声的地方 ，将变得
越来越美丽！

11 月 10 日，吴泰昌文学馆在
安徽当涂开馆。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为文学馆题词：“文坛前辈吴
泰昌先生，不仅以文章名世，更与
诸多大家密切往还，亲历和见证了
当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种种
韵事胜景。 吴泰昌文学馆亦应成为
一处胜景，保存文化记忆，传播文
学精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诗人吉狄马加，安徽省文联党组
书记何颖参加了揭牌仪式。 北京大
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袁行霈为文学馆题写了馆名。

吴泰昌，1938 年生，安徽省马
鞍山市当涂县人，1955 年从当涂
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
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读研，1964 年
研究生毕业，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
名誉委员，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学
评论家，《文艺报》原第一副主编，
亲历文坛六十年， 晚年坚持亲历
大家系列写作， 已出版散文评论
集 30 余部，代表作品有《艺文轶
话》《文苑随笔》《文学情思》《梦里
沧桑》等。

（佚名）

我有十几顶帽子， 各种颜色，
各种质料，各种季节用的。 其中有
一顶绿色的 （Made� in� U.S.A.）,
我最喜欢。 可是不幸得很，已被老
婆扔掉。 问了她，就说：“不许戴！ ”

“哦，太座，别那么认真嘛！ ”
———《绿帽》（载于纪弦散

文集《千金之旅》）

我睡前就着床头灯读了，哈哈
大笑，次日想起还笑个不止。 纪弦
老人写此文于 1993 年， 行年 70
整。 那年代，在旧金山初识这位中
国现代诗的开山祖师，从此，他于
我亦师亦友，情谊绵延 30 年。 我及
本地诗友不时和他在广式茶楼聚
首，谈诗，说笑。有时，他喝酒，我们
喝茶。 2013 年春天，我陪同纪弦的
远房外甥女拜访他家，他已中风数
年，脑筋糊涂，但三天两头嚷着“要
写诗”，家人给他纸和笔，他涂下几
行，无人看得懂。 来自中国大陆的
外甥仰慕“老舅”多年，曾多次收到
老人的亲笔信， 这次终于见到面，
向纪老的女儿、女婿请求和老人拍
一张合照。 主人婉拒，理由是：只能
把诗人的“美好形象”留在世间，卧
床的模样太颓唐，不宜留影。 数月
后，一代诗宗去世，享寿 100。

此刻，我苦苦回想：可爱可亲
的老诗人，其生平行藏之中，有哪
些值得重提？ 对他的总印象是这
样：率性，天真，热诚，终生将“诗
人” 的秉性与使命付诸言行与文
字。 再具体些，想起这些：他具有强
烈的自豪感，某文化学者恭维他是
“中国有史以来最长寿诗人”时，他
乐不可支，进而问：“在全世界算不
算？ ”他爱夸张地描述早年贪杯所
闹的笑话———某次醉倒在餐厅的
楼梯上，头朝下滑。 幸亏两位上楼

的妙龄女士，把他挡住，免于头撞
地。 此事上了报纸的本地新闻版，
他读报后笑骂记者太笨， 不会找
“亮点”———救下诗人的，是“两双
玉腿”。 1963 年， 他在台湾独资办
《现代诗》刊物，诗友给他送来两瓶
“金门高粱”。 下一期刊物刊登的送
酒者的作品，额外加了大方框。 此
事是数十年后《创世记》诗刊“揭
发”的，我当面求证，他严词否认，
声称从来是就诗论诗， 与酒无涉。
但凡谈及往事，即便是出糗，他也
仰头，眯眼，笑起来，身躯仿佛槟榔
树上微颤的叶子。

可是，如果以《我所知道的纪
弦先生》写长文，我就抓瞎。 原因是
多方面的， 首先是记忆力的限制。
其次，“锦心”的诗人并非必有“绣
口”， 平日交谈， 不可能出口即警
句。 他所达致的境界，主要地，体现
于文字。 诗才是他生命的主体。

今天读《绿帽》，对老诗人的顽
皮感受格外强烈。 假装“无辜”的幽
默感，乃是他的本能之一。 这种颜
色的帽子，太太如此处置，是因为
背黑锅的是她。 这又是人间的滑
稽———妻子出墙， 丈夫自动戴帽。
欲解这千古难题， 可参考李敖在
《不讨老婆的三十三则“不亦快
哉”》 中一则：“不可能自己戴绿帽
子，可能给别人戴绿帽子。 ”话说回
来，纪弦夫人极为正派贤淑，他素
以“惧内”闻名于诗人圈，夫妻俩绝
无这等纠葛。

2002 年前后， 旧金山诗人、摄
影家王性初和纪弦老人聚会，在他
谈笑至为酣畅的当口冷不防抓拍，
我将这一照片视为最能体现老诗
人神采的经典之作： 眯眼笑着，胡
子似在抖动，布帽子的鸭舌置于脑
后，颜色为灰。

纪弦的“绿帽” □刘荒田[美国 ]

吴泰昌文学馆开馆

□郭 杰

11 月 7 日 ，由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主办
的 “丁松坚油画写生展 ”在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展馆开幕 ，
共展出 40 多幅丁松坚近几年的油画写生作品。

到汨罗又

制图 ：黄洁玲


